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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不同于以往的流
感、SARS、埃博拉等病毒。它不
仅仅人传人，更为严重的是潜伏期
也会传染，这就增加了这场战役的
艰巨性和复杂性。

我们被广大医护人员感动。在
关键时刻，他们没有畏惧，没有退
缩，他们挺身而出，与死神面对面
地抢夺生命。只要穿上防护服，他
们都是四五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
所，甚至都用上了尿不湿。他们或
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高大上，但他
们身处险地，随时都有可能被病毒
感染、侵蚀，甚至付出生命。此时
此刻，他们或许想得很简单，忠于
自己的职业，遵从自己的誓言，救
死扶伤，恪尽职守。尽管他们不是
战士，但他们披上了战袍，争分夺
秒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中，与死神进行一场对生命
的抢夺战。

许多护士还是 95 后，甚至是
00后的孩子啊！她们穿梭在病毒恶
魔之间，与死神进行殊死搏斗。截
至正月十六，桐城乃至全国各地的
医疗小分队仍在纷纷奔赴湖北，进
行医疗支援。他们是最美的天使，
更是英勇的逆行者。特别是耄耋老
人钟南山院士，身姿挺拔，目光坚
毅，心里只装有人民的安危。他建
议公众“不要去武汉”，而他自己
却在第一时间坐上赴武汉的高铁，
奔向战“疫”第一线。

我们感激人民子弟兵。除夕夜
幕刚刚降临，战“疫”的集结号吹

响，第二军医大学150名人民解放
军医护人员，没顾得上与家人团
聚，没等上看一眼春晚，甚至没
来得及与家人告别，乘坐空军包
机直飞武汉。同时，位于重庆的
陆军军医大学抽调 135 名医护人
员分成两个组，奔赴疫区武汉。疫
情就是命令，哪里有需要，他们就
奔向哪里。

我们同样感谢党政干部。他们
上下一心，勠力抗“疫”。在桐
城，正月初二，我的一个同学身为
某局负责人，指挥带领他们单位

“包保”了本地十个没有物业的小
区，从早到晚守护着这里的小区居
民，他说上厕所的时间都十分紧
迫。这事原本跟他的部门职能没有
关联，但临危受命，他们以行动响
应了政府安排。正月初五，我到某
部门办事，据其办公室主任介绍，
大年三十晚上，他们一个通宵都在
开会，所有干部取消了休息日，办
公室留一位同志值守调度，其余全
部上各个卡口去了。

我自己所在的镇，干部从大年
初二全部到岗，比平时更加忙碌。
他们天天用广播不间断地在街道村

庄做宣传，其中经典的一句话：
“你们不出门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
大支持！”我打电话给武汉灾区的
同学，他告诉我，
他所在的小区已经
被隔离了，所有的
生活用品全部由社
区供应，社区人员
不够，街道党政干
部协助。我问他可
缺什么，他说他们
街道领导说:“只要
你们待在家，需要
什么找我们。”

有 句 话 说 得
好，哪有什么岁月
静好，不过是有人
在替你负重前行！

一场战役，让
我 们 除 了 懂 得 感
恩，更应该懂得总
结与反思。待疫情
过后，我们是不是
要深刻反省，为什
么会出现人与自然
不和谐的现象？我
们一定要努力探寻

发生这次疫情的根本原因。我们
也应该不断总结战“疫”过程中
的是非成败与功过得失：将英雄
的名字载入史册，对他们的精神
要代代传承；我们还要在工作中
吸 取 沉 痛 的 教 训 ， 不 能 重 蹈 覆
辙 。 因 为 忘 记 过 去 就 意 味 着 背
叛！铭记过去，才能不畏将来。

我们坚信，疫情的阴霾终将过
去，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时光即将
到来！

边走边看

懂得与反思
音十垚

2月21日，我参加了我们江南
小城的社区防疫。早上七点，我全
副武装地出了门,七点二十三分便
到了小区的卡点。

小区大门的左边扎了一顶某酒
业赞助的帐篷，朝外的一张桌子上
钉着一块横幅：“防控防疫宣传
点”，工作台上整齐地摆放有小区
人员登记本、外来人员登记本、车
辆出入登记本以及不同值班人员的
不同登记本。一沓沓红色的出入证
副本，被燕尾夹夹得齐扎扎的，此
前的工作量可见一斑。当然，还有
免洗手消毒凝胶和卫生抽纸，供所
有人使用。我在小纪的指导下，戴
上“志愿者服务”的红袖章，在登
记本上签了姓名，便开始了一天的

“防疫”。
小洪很快进入工作，她打开了

统一制作、统一配音、统一配发的
宣传音箱，里边循环播放着的防疫
防控通知要求，主要是小区封闭管
理的规定和戴口罩、勤洗手的基本
常识，声音很大，丝毫没有噪音
感，因为它连着百姓的健康与安
全。凡是人性之美，都是温情的。
很快小区有人出入，他们都认识小
纪，小纪也都认识他们，尽管彼此
戴着遮去半大个脸的口罩。后来得
知，她已经连续值勤快二十天了，
说起话来依然惊乍乍的，一看便知
是位经常与群众打交道的精明能干
的基层干部。

很快，区直的、街道的、物业
的“防疫”人员都在八点前到了
岗，主要是查人员和车辆的出入，
出入证有两种：一种是开过单位证
明办理的“上班证”，进出不限；
一种是一户两三天才能出入一次打
理生活物资的“家庭证”，需一次
一登记，工作量不小。我观察了十

几分钟，发现所有的人员很自觉、很
配合，远远地都会停下车或驻下足，
掏出出入证“亮相”。即使只是出来
到帐篷里取个快递没有带证，也会
先解释，还尽可能找个认识的值勤
人员“作证”，方才出门。足可见，防
疫防控工作早已深入人心。

我一时成了“闲人”，站起来
给大家一人倒了一杯热水。在小区
门口转了一圈，门柱四周贴满了各
级各类关于新冠肺炎防控防疫的通
知、通告，有红底黄字也有白底黑
字，清晰而明了。

天气冷了下来，“物业”看我
穿的是单皮鞋，让我到值班室暖和
一下。脚才粘上热气，听到外边传
来一男士的责问声，我赶紧出门。
原来今天上午部分乡村公路解封，
一对夫妇领着孩子、带着礼物来给
舅爹拜年。发出责问的正是出来接
他们的六十多岁的舅爹，他多次向
社区高主任“请示”：孩子大老远
从乡下来，能否进去吃口饭就走？
他不停地问，高主任不停地解释，
我们也上去帮助解释“规定”，还
请那对夫妻理解。我看到那个男
孩，八九岁的样子，口罩大得差不
多将小脸全盖上了，一对黑眼珠盯
着说话的大人在转动，他能听懂话
的。最后，他拉着他妈妈的手说：

“我们家去吧！”那对夫妇懂人情更
懂事理，一个劲地对舅爹说：没事
没事，看到您好好的就行……他们

走了，高主任陪着小心送他们到了
路口。

上 午 进 出 多 是 小 区 的 “ 熟
人”，不想到了下午，外来的车辆
和人员陡地增加。继安徽省第一个
疫情低风险城市黄山“放开”以
后，全省各地根据划区等级相继作
了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决定。
中午时分，一位从祁门开车回来的
男子来到卡点，他因为下周一要到
开发区上班，一家人急着赶回却没
有开“健康证明”，“物业”不让进。
此时，只有我一人在岗，可我又不懂

“业务”。立即给社区去了电话，说
可以写个承诺书，在家隔离四十八
个小时后，再来办出入证。男子听
到不需要再返程，明显高兴，跑到车
里拿来“中华”烟，见人就散。她妻
子也从车下来，说从来没过这么长
的节，她一家四口先将婆婆家里东
西吃空了，又转到隔村的娘家，眼
看东西又要吃空了，黄山“放行”
了……她有说有笑，是个喜上人。
因男子说不会写承诺书，我自便教
他怎么写、怎么写。

下午，无论是出来的，还是进
去的，甚至还有外边专门到卡点来
的，都在问“你们什么时候撤？”

“你们还不撤呀？”甚至有的言之凿
凿地说城里哪个小区已经撤了卡
点。社区同志真心地说他们巴不得
马上撤，撤就标志着相对安全了
嘛。有时他们指着我对问者开玩笑

说：“这有市里领导，你问他，叫
我们什么时候撤？”我也只能笑着
答：“快了！快了！”快了，有多
快？他们没有追问，彼此都懂得其
中多有愿望的成份。也有几个人，
问完之后没有走，开始与卡位上同
志谈疫情、讲信息，而更多的是关
注复工，后来才知道他们中间有很
多一部分是回乡过年的农民工，他
们很急啊！是的，谁能不急？

五点零二分，我们人大工作群
里转发“指挥部”关于“解除管
制”的最新通告，我立马告诉在场
人员，他们顿时兴奋起来，有的还
甚至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很多居民
拿着手机，也出来询问——不是消
息来得太突然，而是等得实在太
久。通告要求，防疫防控不放松，
全面推行居民自治，我禁不住抬头
又看了一眼那一排二维码。小纪她
们的辛劳，很快将发挥作用。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市人大办
公室柯主任来电话要求我通知次日
接 班 的 同 志 不 用 再 值 勤 了 ， 同
时，纪主任也接到微信通知：市
直、区直干部明天撤出卡点。手
机里陆续传来庆祝撤除卡点的合
影。但毕竟疫情防控仍在路上艰
行，特别是武汉等重点地区依然
要严防死守。我们要小胜，更要
大 胜 。 我 自 拍 了 一 张 ， 权 作 留
念，不想社区没有接到明确通知，
他们依然工作不变、要求不变，每
天要到二十点方才交接班。

离规定的十七点半也没有几分
钟了，同志们说我可以回了，但我
坚持到了最后，哪怕别人笑我有些
阿Q，毕竟我也“立志要画得圆”。

我走时，天上下起了小雨，一
路上不停地听到布谷的叫声。那是
春天的声音。

市井传真

防疫一日
阮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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